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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生如寄，岁月如水。世人多困
于尘俗奔波，为得失牵绊，为烦忧扰
心，常致心无归处、行无定向。人人
向往清宁，渴慕诗意栖居，多以为诗
与远方必在天涯烟霞，于是辗转寻
觅，殊不知真正的安宁，不在异乡远
境，而在内心方寸。荷尔德林有言：

“人充满劳绩，但还诗意地栖居在这
片大地上。”心若澄明，处处皆为山
水；心若笃定，日常自蕴清欢。若能
每日三问——今日何成？来日何
益？明日何为？于自问中自省，于自
省中自安，便可于自安中得自在。

今日何成？是对当下的躬身回
望，不负光阴，不负己身。不少人终
日浑噩，朝无定志，暮无实获，于碎片
化信息中空耗时光，于无谓应酬里耗
费心力，夜深唯余空虚。真正的从
容，在于认真处事、惜时笃行。所谓
成就，本非惊天伟业，而是让平凡有
序，让日常有味。《论语》云：“日知其
所亡，月无忘其所能。”每日有所得、
有所为，即是对生命的敬畏，亦是心
安之始。

来日何益？是对过往的沉淀反
思，不故步自封，不沉溺既往。人生
本是精进之路，今日行事难免有缺，
不必苛责自困。从容之道，在于循序
成长，以今日之不足，为来日精进之
方。于得失中总结，于缺憾中提升，
化经历为养分，如水遇石则绕、遇洼
则盈，终向远方。反思非内耗，而是
稳脚步、明心境，此后方能行得从容、
活得通透，于纷扰中守定心境，日日
向美。

明日何为？是对未来的清晰谋
划，不迷茫彷徨，不盲目奔忙。人之
所忧，多因心中无谱、脚下无路，于喧
嚣中失却方向。心有定力者，静而有
定，定而有谋，不为未知而惧，不为前
路而慌。待读之书、当行之事、将赴
之约，心中有数，则晨起不茫然。规
划非束缚，而是为心立归处、为行定
方向。不求一时辉煌，只须微志坚
定，朝有方向、暮有期待，日子井然，
内心自安。

人之价值，在于灵魂的清醒与丰
盈。真正的自在，非避世隐居，而是
于烟火人间守觉知、存秩序。每日三
问，问的是行事，修的是心性。不纠
结过往，不忧惧未来，专注于今日耕
耘、来日精进、明日笃行。耕好一日
之田，便有一季之望；读完一日之书，
便增一分学识；善待一日之人，便积一
份温情。

心有三问，则行有方寸；身栖烟
火，亦蕴清欢。不必远赴山海寻诗
意，不必遁迹林泉求安宁，于寻常日
子里躬身实干、静思自省、从容奔赴，
便是人生至好修行。待到尘心渐定、
俗虑渐轻，四时风物皆可入诗，人间
烟火尽是温柔，俯仰之间，自在清宁。

你走过无数次的南泉老街，在这个春天，开启了一段新故事。由无锡日报报业集团、滨湖区委宣传部、
滨湖区委统战部、滨湖高新区（雪浪街道）联合打造的“钟书·二泉月”新大众文艺共创平台，现向社会征文。

无论是诗歌、散文、小说，还是微短剧本——您都可以将稿件投递至朱荫阁·二泉月微驿站投稿箱；或
关注江南腔调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给我们；也可以通过邮箱jnerquanyue@yeah.net投稿。稿件择优刊
发在《无锡日报》《江南晚报》以及江南腔调微信公众号。年终还将筛选优秀作品集结成文集《南泉文荟》，
来稿请注明“南泉老街”。

今年的三月三，一个晴空万
里的春日。南泉的成蹊楼主人
顾琪龙先生送来他们家乡独具
遗风的点心“松花饭团”。

让人喜出望外，心生感动。
那枚静卧中的“黄金”饭团，其胖
壮姿态超乎了我的想象，它憨态
可掬，温如肌肤，饱实鲜嫩，如璞
玉，如半日，如鹅卵。瞬间，脑海
里泛出满山的松花，喷薄四放；
采粉的农人，笑逐颜开；起锅的
新糯，热气氤氲；各色的馅泥，闻
之垂涎；而淘气的饭团，则像顽
皮的孩童四处撒野，拼尽全力饱
蘸松粉，完成从洁白到金黄的神
圣蜕变。真个是，“炊熟新糯香
满手，轻团松粉作春盘。”听南泉
的好友讲，每年到了三月三这个
传统的节日，松花饭团总会备受
追捧。人们纷至沓来，竟然到了
一“团”难求的地步。

南泉的“松花饭团”，其来有
自。

南泉，历史上有“南方泉”的
雅称，隋唐时期因“开化方泉”古
井而得名，传颂至今。这个坐落
于太湖之滨的千年古镇，自宋明
时期就成为江南商贸重镇，素有

“小无锡”之称。南泉多山，多山
亦多松。而就在这个时节，山里
山外的松树竞相扬花，采撷最多
的是一种马尾松花粉。“万绿丛
间点点金，恰是品春最当时。”当
地乡民，自会踏准农时节令，结
伴上山，采集新鲜的花粉，然后
选择风和日丽的辰光，晒干、过
筛、分拣，用朴素的工艺演变出
上乘的金色松花粉。

南泉当地有三月三赶大集、
追时令、尝点心小吃的传统，而
松花饭团便是人们偏爱的一
款。民间饭团的制作，可谓再寻
常不过。首先选取家常的糯米，
煮成香粘晶莹的糯米饭，而后趁
热压成半圆形饭团，随即在饭团
中包入或甜（如豆沙、芝麻）或咸
（如肉松、蛋黄）的馅料，其中当
数糖芝麻馅最为抢手，最终将饭
团在金黄的松花粉里轻轻滚动，
使其均匀裹上一层，吸饱沾满。
至此，一枚金灿灿的“松花饭团”
成功出炉。这和当年困难时期
制作面粉野菜团子如出一辙，只
不过是困难时期的野菜团子是
要在面粉里滚得越快越薄越
好。出炉的“松花饭团”，凝之深
嗅，轻齿入口，那一刻，从松花粉

的淡香到糯米粒的饭香再到糖
芝麻馅的甜香，一路上，贯穿了
食客从视觉到嗅觉到味觉的多
重满足和各向愉悦。

一些地方志记载，江南地区
自古有采松花制团习俗，尤以苏
州、无锡、宁波等地为代表，这一
习俗至少延续数百年，与农时节
令紧密相关。在宁波镇海一带，

“松花饭团”还因其特有的金黄
色，被称作“金团”而用于各种喜
乐婚嫁场合。在无锡南泉，作为
锡南沿山地区的传统点心，“松
花饭团”的历史底蕴如同南泉老
街一样古老悠久，从宋、明王朝
始，一直远播至今。更远一点
讲，“松花饭团”所在的开化乡在
唐代就已经有了明确文字记
载。至于如何寻常百姓家的饭
团偏偏巧遇了带点贵族血统的
松花粉，自是有着各种谜面和猜
想。而富于传说的“松花饭团”，
似乎有了更多的故事和情怀来
激活和延续它的生命时长。

关于松花粉，《广群芳谱》有
云：“松至二三月开花，以杖叩其
枝，则纷纷坠落。张衣绒盛之，
囊负以归。调以蜜，做饼馈赠
人。曰松花粉，市无鬻者。”市无
鬻者，说明松花粉在当时并非商
品，而需要人们亲手采集制作，
其珍贵和稀缺可见一斑。李时
珍《本草纲目》中认为，松花有

“益气，润心肺，除风止血”之功
效，自古以来都被视为不老长寿
的妙药。北宋文豪、美食达人苏
东坡更是把松花粉的制作和应
用，写成了方子，广为流传。他
在《花粉歌》一诗中写道：

一斤松花不可少，
八两蒲黄切莫炒，
槐花杏花各五钱，
两斤白蜜一起捣，
吃也好，浴也好，
红白容颜直到老。
此诗是否是苏轼的托名作

品，争论的意义已经不大，但是
管中窥豹，可以想见，当时的南
泉民间，基于对时令、功效和饮
食文化的传承和偏好，“松花饭
团”从应运而生到家喻户晓只不
过是一个天作之合，是大自然的
馈赠和眷顾罢了。历史记载，唐
宋时期，文人雅士盛行“以花入
馔”，将鲜花制成菜肴、糕点、饮
品，如梅花粥、桂花糕等等，既风
雅又养生。尤其是到了宋代，

“以花为食”“以花为荣”和“以花
养生”更是盛极一时。所以，“松
花饭团”诞生于宋明时期，还是
有一定的事实和文化基础的。

江南一带，与南泉松花饭团
有着同样的颜值担当的还有苏
州传统时令美食“松花团子”。
在春天最盛的时候，东山、木渎、
横泾等地的农家都会制作这种
小糕团，区别在于米粒和糕粉。
扁扁软软的一枚，轻轻置于掌
心，唯有这样，才算是拥有了整
个春天。“松风引路过江南，小院
尽处传佳馐。”“松花饭团”和“松
花团子”一样，经过千百年的历
史沉淀，亦趋亦步地完成了自己
的文化叙事和曼妙转身，从最初
的饭团果腹，到花粉养生，再到
如今的饮食地理标签，“松花饭
团”已然成了外界认识南泉，对
话南泉，融入南泉的窗口形象和
研读路径。

倒是 932 年前的苏轼玩的
路子更野一些。还是这位文学
大家，绍圣元年十月二十三日这
天，他与程乡令侯晋叔、归善簿
谭汲同游大云寺。野饮松下，苏
轼突发奇想，独家推出自制的松
黄汤，与好友共享人间极品。“玉
粉轻黄千岁药，雪花浮动万家
春。醉归江路野梅新。”从他的
诗文里可以看出，苏轼不仅用松
花粉做了一种汤，还带来了用松
花粉做的酒。所谓的万家春，就
是岭南的万户酒，只不过被东坡
先生加进松花粉做了改良。这
种一边养生、一边伤身的二律悖
论，无意中在文人墨客的推杯换
盏中定格成了别样的豪迈。而
在苏轼去世的480多年后，明代
遗老钱谦益在他的词句中，更是
把苏轼的一生总结为饮食羁旅
的一生，从“黄州蜜酒惠州桂”，
到“雪寺松黄但汤液”，都少不了
他对松花饮食的眷恋和推崇。

在这里，松花粉的引领和点
睛作用不容小觑。“松花饭团”作
为依托松花采收节令、融合地方
口味与养生理念的传统小吃和
点心，其历史至少可追溯至明清
甚至更早的江南民间，体现了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存智慧。
而“松花饭团”基于江南居民的
生活记忆和文化认同，它的历史
和人文之旅还将更加绵远和悠
长，成为江南时空里一道闪亮而
知味的深情印刻。

这一袭洁白与金黄
都嵌在南泉的松花饭团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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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三问
方得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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